
 

如何理解，如何行动，如何成为？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反思

冯晓英　 徐　辛　 郭婉瑢

（北京师范大学 学习设计与学习分析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摘要]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专业发展，其核心内涵是在“如何理解”“如何行动”“如何成为”三

方面为教师提供有效支持。本文从智能时代教师职能职责和能力素养重构的角度构建了理解框架，从智能

时代教师角色定位和教学方式重构的角度构建了行动框架，从智能时代教师发展路径重构的角度构建了设

计框架。文章最后提出，“如何理解”的关键是深刻理解智能技术赋能教师的“留白”与“创新”；“如何

行动”的关键是教师要在立德树人、技术治理与结构性创新上发挥“人在回路”的作用；“如何成为”的关

键是要以大系统观发展教师的大视野、大思维和统整性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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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以生成式大语言模型 ChatGPT和文生视频大

模型 Sora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给教育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志

象思维范式，成为人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之外的

第三类思维（陈小平，2024），将可能彻底改变人类

知识习得与知识生产的方式，对人才培养目标和教

育教学方式产生颠覆式变革。

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给教育带来的挑战，教师

及其专业发展是改革的关键要素（Hamedinasab et
al., 2023；冯晓英等，2021）。2024年，欧盟发布《解

读数字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报告，强调教师的数字

素养和专业发展是促进数字技术对教育发挥积极

影响的重要因素（European Commission，2024）。然

而，教师普遍存在困惑与焦虑，比如，如何理解人

工智能时代教师的职责与角色？人工智能时代对

教师能力有何要求？教师应如何有效开展教学？

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是帮助教师建构“如何

理解（how to understand）”“如何行动（how to act）”
“如何成为（how to be）”的框架（Sachs, 2005）。人

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是在“如何理解”

“如何行动”“如何成为”三方面为教师提供有

效支持。本文将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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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理解：教师职责与能力的重构
 

（一）教师职责的重新定位：智能时代培养什么

样的学生？

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学生。人工智能时代

的教师专业发展首先要让教师认识到：人才培养、

教育教学的目标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

一直以来，教学的任务是知识的记忆和迁移应

用，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抽象和形象思维、归纳和推

理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看起来是机器拟人

化，但实质上思维原理与人类不同。。它通过基于

关联度预测的“志象思维”范式实现比人类更强

大的博闻强识（陈小平，2024），甚至具有自主知识

生产能力，但这种机制和范式在语法上有严格定义，

而在语义和规则上没有完整的严格定义，例如有些

词语具有复杂的情境性，而这部分语义很难用统计

关联完全表达。为此，大语言模型的输出具有低分

辨率和高兼容性，是以降低准确性和可控性为代价

的（陈小平，2024）。因此，智能时代教育教学的目

标和任务需重构。

其一是学生能力结构的重构。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的志象思维与博闻强识，使得学生的学习任

务不再是简单的知识记忆和迁移应用，而要从简单

的知识技能应用和简单任务的解决中解放出来，转

为学习复杂的、创造性任务解决。教学要培养学

生具有复杂问题解决的学科素养甚至跨学科素养，

创造性任务解决的科学素养与创造力，以人机协同

思维为核心的新型数字素养，以及培养学生具备面

对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保持独立理性思考，能够辨

别真假和优劣的审辩思维能力。

其二是人才培养目标层次的重构。当智能技

术能够部分或完全替代人类完成部分简单任务甚

至复杂任务时，如何发挥人类的主导作用，形成新

型的人机协同关系，并对智能技术进行有效的管理

和治理成为关键。这就要求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要

从简单的、微观的、中低阶的知识习得和迁移应用

层次，转向复杂的、宏观的、高阶的创新应用和人

机治理层次，即培养学生成为智能技术的主人和智

能时代的创新型人才，使学生拥有大视野、大思维、

大能力。 

（二）教师能力素养的重构：智能时代需要怎样

的教师？

相应的，教师的能力结构与发展目标也需要变

革（见图 1）。
一是教师能力结构的重构。为了支持智能时

代所需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师需要形成与人才培养

相匹配的能力结构，包括与学生素养一致的学科素

养和数字素养，以及在智能环境下为培养创新型人

才对教学进行设计、反思、再设计所需的设计素养

和研究素养，四种素养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1）学科素养。学科素养是教师教学的基石。

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源于教师的学科素养。教师

的学科素养水平影响其教学水平和层次。教师不

仅要掌握基本的学科知识、思路方法，更需要深刻

理解本学科的内涵、本质、价值、方法论等。

2）数字素养。教师的数字素养是促进其专业

发展的关键（Fernández-Batanero，2022），与学生的

数字素养正相关（Delgado，2015）。智能时代教师
 

审辩思维

数字素养 学科素养

学科素养
与创造力

学生能力结构 教师能力结构

大能力

大思维

大视野

设计素养

学科素养 数字素养

研究素养

图 1    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师能力结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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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包括两大关键能力：一是开展人机协同教

学的能力，二是从学科性、伦理性、价值观等方面

对智能技术的输出进行评估、监督和修正的能力。

3）设计素养。“教学即设计” （Laurillard,
2012）。为培养学生合作问题解决、科学探究等能

力，教师需转变单一的讲授式的学习活动设计，创

造性地设计参与性、个性化、探究式的学习环境和

学习活动（冯晓英等，2021），支持学生自主学习、

协作学习、跨学科学习等。

4）研究素养。教师的研究创新能力是教师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所需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丽等，

2023）。教师要能够基于科学的方法论，发现问题、

制定方案、解决问题。这一方面有助于教师掌握

科学的研究方法支持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提升学

生的科学探究和创造能力（李作林等，2020）；另一

方面有助于教师对教学模式进行科学改革和创新，

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打造新模式、拓宽新范畴、创建

新理论。

二是教师发展目标层次的重构。教师发展始

终强调“能力为本”。国际上能力为本的教育领

域，正由早期将工作任务分解为各个独立的知识点、

技能点和能力点，转变为将能力（competence）视为

整体性概念（holistic concept），强调基于工作的整体

性和完整性发展统整性大能力，倡导在真实大任务、

复杂问题解决过程中实现能力的整体性提升和发

展（Mulder，2012；Hager，2017；Albareda-Tiana et  al.，
2018；Castañeda et al.，2022）。

显然，统整性大能力的培养，既与当前我国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思路一致，也契合智能时代教师的

发展需要，有利于教师从更高的角度审视智能时代

的教学变革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形成更完整的认识

和综合性应用能力。

为培养智能时代的创新型人才，教师发展的目

标要由掌握具体的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和基本

的数字化技能，转为更高阶的发展目标。这需要教

师“站得高，看得远”，具有大视野、大思维和统

整性大能力，即教师要有前瞻性、跨学科的大视野，

要有引领学生开展创造性学习的大思维，要有基于

智能技术开展教学创新、人机协同教学育人的大

能力。

例如，为了适应当前核心素养导向的创新型人

才培养，以帮助教师掌握具体的知识点和技能点提

升为目标、以专家讲座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培训模

式正在改变。在基础教育领域，一些区域和学校探

索以“技术融合的大单元教学设计”为整合性大

任务的教师项目式学习；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

域，越来越多的高校探索以一流在线课程或混合式

课程建设为整合性大任务驱动教师发展，旨在打破

教师原有的视野局限、思维定式和能力边界，整体

性提升教师在智能环境下变革教学模式、培养创

新人才的综合能力。 

三、如何行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
与教学方式的重构

 

（一）智能时代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

人类教育史上，一直以来教学的核心要素主要

包括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黄济等，1996），实践

中长期存在教师和学生的矛盾，但总的来说教师在

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是被公认和强调的（王策三，

198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关于教学要素关系

的争论焦点也逐渐由课堂教学中教师、学生和内

容关系的争论，转变为对教师、学生、内容与技术

的关系的大讨论（余胜泉，2018；顾小清等，2022）。
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技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进

入教育教学领域，带来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教学生

态的变化。教学中的要素不仅包括教师、学生、内

容，还包括智能技术。其中，教师不只是单个教师，

可能是多位教师甚至是人工智能教师；学生不只是

教室中的学生，还包括远端在线的学生。也就是说，

新的教育生态正在形成。二是要素关系的变化。

例如，过去技术在教学中主要扮演“中介”角色，

新一代智能技术在教学中可能成为“实践客体”

甚至“实践主体”（吴砥等，2024）。
由此，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师作为学科

专家、知识传递者的角色定位将发生变化，特别是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几乎具备人类所有的结构化

知识（吴砥等，2024），或在很大程度上将接替教师

履行知识传递的职责，知识传授将不再是教师的主

要职责；二是教师在教学生态中作为实践主体的唯

一性将发生变化，教师职业分工更细致（余胜泉，

2018），教师可能需要与其他教师及智能技术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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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教学主导的角色。

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教师在教学中角色

的弱化。智能时代的教学由于呈现更多主体、更

多要素的复杂关系，教学目标不仅涉及知识传授，

还包括高阶能力培养，新的教学生态中各个主体、

要素能否有效、高效地协同运作至关重要，需要教

师在其中发挥关键性枢纽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

中的角色定位要从学科专家、知识传递者转变为

新型教育生态的协调者，成为帮助学生在智能化学

习环境中发展学科素养、数字素养、审辩思维、科

学精神与创造力的设计者、引导者、支持者、协调

者，发挥从旁指导、从旁协助的作用，并与智能技

术协同成为学生学习、探究、创新过程中的学习伙

伴。这要求教师重新设计教学和重构教学方式。 

（二）智能时代教师教学方式的重构

智能技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进入教学领域使

教育教学内部要素和结构发生改变，最关键的特征

为多主体和去中心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起

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的报告中指出，教育将更加

关注人与人之间、人与技术之间的创新联结（林可

等, 2022 ）。2024年欧盟发布《欧盟学校教育的未

来图景：一项前瞻性研究》，预测了未来十几年的

学校发展图景，认为 2040年将构建“灵活和协作”

的学校图景（European Commission，2024）。智能时

代教师教学方式重构的关键特征是建构多主体、

各要素之间灵活、协作、去中心化、和谐发展的生

态关系，具体表现为师师“和”、师生“和”、生

生“和”、人机“和”。

1）师师“和”。教师需与其他班级、学科、学

校甚至在线教师开展合作教学的情况越来越多。

这会给习惯了独立掌控课堂的教师带来挑战。典

型案例是双师课堂，这种教学容易出现“线上教师

主讲、线下教师辅助管理”的主—从式关系，带来

知识流动低效、学生学习效果不佳、教师发展受限

等困境（张靖等，2022）。突破问题的关键是重构教

学和教研方式，让两位甚至多位教师形成灵活、协

作的教学和教研关系，让每位教师都能充分参与、

互补互助。

2）师生“和”。智能时代教师重构教学方式

的关键是去除教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化”，教师不

再是教学交互网络的中心节点，而成为学生发展的

支持者、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学习过程的引导者

（张优良等，2019），真正实现由教师为中心向学生

为中心转变。

3）生生“和”。未来的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

要求学生具有跨领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主动探究

能力。教师要有意识地设计学习活动，引导创建以

生生交互、生生协作为主的灵活、协作的学习环境。

教学交互网络结构呈现“去中心化”特征，实现共

同体式的网络化交互，即每位学生都能充分参与交

互，通过协作探究解决复杂问题。

4）人机“和”。在智能时代，人机协同教学、

人机协同学习将成为“新常态”。教师重构教学

方式要把握好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关系，让人与智

能技术成为互补的工作伙伴。智能技术应成为教

师教学的伙伴和助手，同时也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

和助手。教师不仅要有意识地设计师生、生生间

的人际交互，还要有意识地设计人智交互。 

四、如何成为：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
的方法与路径

国内外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界定经历了从

工具化视角到人性化视角的转变。一直以来，人们

更关注从工具化视角理解教师专业发展，认为教师

专业发展的目的是提升教师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以促进学生学习（Guskey, 2002），忽视了教师作为

独立个体的先验知识、个性特征和自我需求（Neil &
Morgan，2003）。近年来，很多学者重新界定教师专

业发展，它除服务学生发展的根本目标外，还强调

教师作为个体的自我发展需求，将专业发展视为教

师终身学习的一部分（Derri  et  al.，2015；Sancar  &
Deryakulu，2021）。然而，无论是从工具化视角还是

从人性化视角，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任务都是帮助

教师“成为”理想的教师。

智能时代的教师职责、能力结构、角色定位、

行动方式都需重塑，“如何成为智能时代的新型教

师”（how to be）也成为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

关键问题，其方法路径也待重构。 

（一）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目标：从小技能到大

能力

如前所述，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师能力

结构的重构，导致教师专业发展目标层次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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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时代，教师能力结构的核心是学科知识和教

学法知识；信息化时代，教师能力结构的核心是学

科知识、教学法知识、技术知识及三者整合的知识

（Mishra & Koehler，2006）。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

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目标均以提升教师的具体知

识和技能为主。

智能时代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需由

掌握学科知识转向具备学科素养，由能够传授知识、

教学生“解题”转向能引导学生“解决真实复杂

问题”；需能在新的教学生态关系下以设计者、协

调者的角色重构教学方式；需具备人机协同教学的

教学法知识，需有效应用智能技术支持教学改革，

需具备监管、评估、修正智能技术的能力。这些都

不是零散性的小技能，而是整合性、系统性的大能

力。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目标也要由培

养具体知识、具体技能转向培养教师的整合性大

能力。目标决定策略，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范式、

模式策略等也要相应变化，服务于大能力的培养。 

（二）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范式：从小闭环到大

闭环

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过程（process），而不是一

个事件（event），且需向教师提供与课堂直接相关

的、具体且实用的帮助（Guskey，2002）。长期以来，

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促进教学实践改进一直

都是国内外教师发展的难点，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

核心任务（Korthagen，2010；崔允漷等，2014；陈向明，

2024）。
对此，教师发展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是探讨理

论、教师个人知识、教师教学实践三者的关系，但

研究和实践的路径取向不同。技术理性取向的学

者强调以教师的理论性知识引导教师的专业实践

（Moore，1970）；实践反思取向的学者强调教师在实

践与反思中形成实践性知识及个人的教学机智和

教学智慧（马克斯•范梅南，2001；陈向明，2003；赵
昌木，2004）。

教师的个人知识强调知识的境域性，有学者将

其分为三类：“为了实践的知识 （knowledge  for
practice）”，即教师个人接纳和吸收的理论知识；

“实践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practice），即教师

在自己实践中建构和应用的知识；“实践性知识”

（knowledge of practice），指教师通过反思和研究教

学实践，通过理论与实践对话而生成的知识

（Cochran-Smith & Lytle, 1999）。这三类知识作为教

师个人知识的核心构成，可被视为真正联结理论与

实践的桥梁。

基于此，我们提出教师发展 TKP模型（Theory—
Personal  Knowledge-Practice）（见图 2）。教师专业

发展的核心任务应是通过推动理论、教师个人知

识（为了实践的知识、实践性的知识、实践中的知

识）、教学实践之间的循环互动，形成要素之间的

大闭环，从而达成促进教师发展、改进教学实践的

目的。
 
 

理论 

为了实践的知识

实践性的知识 实践中的知识

实践

教师个人知识

图 2    教师理论与实践转化 TKP模型
 

基于 TKP模型，教师专业发展主要有三类实

践范式（见表 1）。
第一类：理论取向、自上而下的范式。其典型

实践样态是专家讲座为主的教师培训。在该范式

中，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需经过从专家介绍的

理论到教师内化的理论，再到实践中的知识和实践

性知识的转化路径。这种实践范式一定程度上能

提升教师理论知识，但现实中往往难以形成知识转

化的完整路径，难以改进教师教学实践。

第二类：实践取向、自下而上的范式。其典型

实践样态是以教师反思和课例研究为主的教研活

动。该范式从教师的实践需求出发，能够在教学实

践、实践中的知识甚至实践性知识之间形成小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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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有助于改善教师的教学实践，但具有局限性，难

以提升教师的理论知识。

这两类范式各有所长。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知

识转化的路径是单向的，或为小闭环，难以真正形

成促进教师理论与实践融合发展的目标。智能时

代教师发展需要第三类实践范式。

第三类：基于 TKP模型的知行融合、双向循环

范式。该范式注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强

调“实践理论并将实践理论化”（practicing theory
and theorizing practice）（Bullough，2002），主张构建

以需求驱动、实践导向、模式提炼、技术赋能为特

征的混合式教师研修模式，形成由实践到理论和由

理论到实践的双向循环、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大

闭环，最终促进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和理论知识水平

的双重提升。

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不仅要考虑如何

让理论应用于教师教学实践，还要考虑如何在实践

中催生、发展理论，让理论真正结合实践、切中实

践，真正服务于实践。换言之，教师专业发展不仅

需要由理论到实践的自上而下范式，也需要由实践

到理论的自下而上范式。智能时代对教师的知行

融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教师要适应智能时代教育教学变革的新要求和快

节奏，具备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对话和灵活转化的

能力。因此，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采用知行融合

取向的第三类实践范式尤为重要。 

（三）教师专业发展的模式创新：从技术增强到

模式重构

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核心目标的重新定位、

实践范式的重构，必然带来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的变

革与创新。近年来国内外教师教育领域都在探索

教研、培训、研修等教师发展模式的创新。教师专

业发展模式的变革与创新，需从两个维度思考和推

动：一是从教师发展维度，二是从技术赋能维度。

1)从教师发展的维度看，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

决定策略，范式决定路径。整合性、系统性大能力

的教师培养目标，决定了教师专业发展需采用探究

式学习、项目式学习、设计性学习等生成性教学策

略，而不是讲授式为主的教学策略。知行融合取向

的实践范式，决定了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需实现理

论与实践双向循环，如“实践—反思—理论提升—
再实践—再反思—理论再提升”的螺旋迭代。这

要求教师发展模式需以解决真实情境下的真实问

题为线索，打通教师理论学习、工作实践、教研反

思等关键场景的联系。

2)从技术赋能的维度看，普恩特杜拉（Puente-
dura，2006）提出了技术赋能教学的 SAMR（Substitu-
tion Augumentation Modication Redefinition）模型，认

为技术赋能教学包括替代、增强、创新和重塑四个

层次，强调替代、增强层次属于“技术增强”阶段，

即技术只能替代和强化部分教学功能，而创新和重

塑层次才是模式重构阶段，技术能撬动教学方式和

教学模式的重构，产生颠覆性创新。智能时代教师

专业发展的关键内涵不是教师发展的技术增强，而

是新技术环境下教师专业发展方式的创新与重塑

（冯晓英等，2022）。
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必须从教

师发展和技术赋能两个维度同时发力，实现

“1+1>2”的效果。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设计

与学习分析重点实验室所构建的“EDIR三 O融

 

表 1    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范式

实践范式 典型实践样态 知识转化路径 特点

理论取向

自上而下范式
以专家讲座为主的教师培训

理论⇒为了实践的知识⇒实践中的

知识⇒实践性的知识⇒实践

•自上而下，利于提升教师理论知识

•知识转化路径单向，且实践中很难形成知识

转化的完整路径

实践取向

自下而上范式
以课例研究、教师反思为主的教研活动 实践⇔实践中的知识⇔实践性的知识

•自下而上，利于改进教师教学实践

•知识转化路径双向，形成教学实践—实践中

的知识—实践性知识的小闭环

知行融合

双向循环范式

以需求驱动、实践导向、模式提炼、

技术赋能为特征的混合式教师研修

理论⇔为了实践的知识⇔实践中的

知识⇔实践性的知识⇔实践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注重教师理论

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双提升

•知识转化路径双向、循环，形成理论—教师

个人知识—实践的大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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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混合式教师研修模式（冯晓英等，2023），以真

实情境的真实任务为线索，通过线上、线下与教学

现场融合打通教师的理论学习、案例观摩、教学实

践、教研反思等关键场景，支持“体验—设计—实

施—反思—再体验—再设计—再实施—再反思”

的大闭环，并通过循环迭代发展教师大能力，促进

知行融合的教师发展。 

（四）教师专业发展的运作机制：从个体发展到

一体化发展

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模式创新还要从系

统观、整体观的视角对教师专业发展机制进行顶

层设计，突破教师个体发展的单一视角，探索从一

体化发展的视角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机制。教师专

业发展运行机制的创新，可以表现为目标维度的一

体化发展和内容维度的一体化创新（见图 3）。
1）目标维度的一体化发展。教育是个有机联

系的生态系统，教师的发展与学生、学校、区域发

展紧密相关、相互依存。教师专业发展不仅要从

教师发展的角度，更要从“学生发展—教师发展—
学校发展—区域发展”一体化、联动式发展的视

角进行规划。

2）内容维度的一体化创新。教师专业发展的

模式创新不应当是孤立的，应与教学模式创新、管

理模式创新等内在联动。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模

式创新一定是教学模式创新—教研模式创新—研

修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的一体化创新。

当前有些实践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体

化发展与一体化创新的思路。例如，人大附中等学

校探索的“AI+跨学科教学”模式，由信息技术教

师与物理教师、生物教师等多学科教师联合备课

和教研，合作指导学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基于

学科的真实问题解决。这样既有利于提升学生的

学科素养、数字素养、创新能力，又有助于提升教

师智能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能力，在目标维度上推

进了学生、教师一体化发展，在内容维度上实现了

跨学科教学模式和教研模式的一体化创新。再比

如，以“双师”课堂带动教师队伍建设是突破“双

师”课堂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北京海

淀进校集团等学校积极探索“基于双师课堂的联

合教研”模式，以双师课堂为抓手开展跨学校、跨

地区的联合教研，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也带动教

师队伍建设，在内容维度上推进教学模式、教研模

式和研修模式的一体化创新，在目标维度上促进学

生、教师、学校甚至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北京八一

学校搭建了“大数据支持的教师发展智能系统”，

通过教师发展数字化平台对教师精准画像，实现对

教师精准研修、个性化发展的支持，尝试以管理模

式创新撬动研修模式与教研模式创新，以教师发展

带动学校发展。这些创新案例能为实践中实现智

能时代教师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 

（五）教师专业发展的技术应用：从感知智能到

决策智能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智能科学按照

问题智能处理的水平将智能分为感知智能、认知

智能和决策智能（史忠植，2023），这也是智能技术

赋能教师发展的三个应用层次。
 

学生发展 教师发展 学校发展 区域发展 一体化发展

一体化创新

管理模式

大数据支持的教师发展
智能系统

双
师
联
合
教
研AI+跨学科教学

研修模式

教研模式

教学模式

图 3    智能时代教师一体化发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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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知智能，见所未见。智能技术能利用传感

器获取信息，模拟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知能

力。例如，研究人员可利用智能手环等采集学习者

在学习过程中的生理数据，以分析学生学习状态调

整教学安排；摄像头实时采集参训教师在线学习时

的面部表情和姿势等信息，判断教师的学习状态。

2）认知智能，知所未知。智能技术能通过分析

和处理感知到的信息，开展理解、推理、转化等高

级认知活动（史忠植，2023）。例如，机器学习和自

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可用于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帮

助教师了解学生学习风格和困难；教师通过与 Chat
GPT等大语言模型对话，为备课和磨课提供建议和

支持。

3）决策智能，决所未决。智能技术能对不确定

的环境进行探索，进而作出选择和决策（史忠植，

2023）。例如，自适应学习系统可为学生个性化学

习提供决策智能的支持；教师发展智能分析系统可

为学校和区域的教师队伍管理提供决策智能的

支持。

当前智能技术在教师发展领域的应用主要集

中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层次，决策智能层次的应用

较少。当然，由于教育教学、教师发展的复杂性，

智能技术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教师进行决策（徐鹏，

2019）。应用场景目前集中在学生学习、教师教学、

教研以及学校管理、区域管理等方面，教师培训与

研修场景欠缺，而其作为教师专业学习的关键场景，

也最需要智能技术应用。一方面，应用智能技术能

撬动教师培训与研修的模式变革，可解决该领域长

期存在的痼疾。例如，引入感知智能、认知智能、

决策智能能够让教师培训与研修更精准。另一方

面，为教师提供智能技术应用的体验式学习和示范

式教学，让教师通过学习体会如何教学。 

五、评论与反思
 

（一）留白与创新：对“如何理解”的评论与反思

人工智能的发展促使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实

践的深刻变革（冯晓英等，2022）。然而，教师对智

能技术飞速发展的态度各异：或激进，或抵触。因此，

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首先要帮助教师建立恰当

的、积极的认识。教师只有深刻理解“人工智能

为何赋能教师、何以赋能教师”，才能以开放和包

容的态度面对人工智能，正确看待和认识其对教育

教学的颠覆性影响，客观辩证地看待其“可为和不可

为”，并重新定位自身的教育主体地位。人工智能赋

能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词是“留白”与“创新”。

关键词一：留白。恩格斯说“闲能创新”。智

能时代需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因此，高素质创

新型教师非常重要。然而，教师因工作负担日益繁

重选择躺平的现象，已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

（张家军，闫君子，2022）。教师时间被琐碎的重复

性工作占用，抑制了他们的创新潜力。“技术的强

大优势其实不是取代教师，而是从繁琐的工作中实

现人的解放”（张优良，2019）。感知智能、认知智

能、决策智能等技术将教师从简单、重复、琐碎的

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给教师“留白”，使教师有

机会从事更加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教学活动和教

师发展活动。

关键词二：创新。我国教师创新实践能力严重

不足（毋改霞，2021）。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教师，还

需发展教师的创新能力。智能时代的教师专业发

展不仅要应用智能技术解放教师，为教师创新留白，

更要应用智能技术赋能教师创新，即应用感知智能、

认知智能和决策智能技术支持教师的教学实践创

新、专业学习创新等，提升教师的创新能力。 

（二）人在回路：对“如何行动”的评论与反思

“人在回路”（human-in-the-loop）强调在人工

智能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始终保持人

的参与和监督，任何人工智能系统都有人类在回路

中（Zanzotto，2019）。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系统，要求

无论在教学实践还是专业学习活动中，教师都要有

意识地发挥“人在回路”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立

德树人、技术治理（包括决策干预和价值观对齐）

和结构性创新等方面。

1）立德树人。人工智能技术一定程度上可以

代替教师“教书”，却无法替代教师“育人”。教

师作为一个人对学生的关注、鼓励、指导和反馈，

对学生的情感发展和学习动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赵磊磊等，2021）。
2）技术治理（包括决策干预和价值观对齐）。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知识生产能力，但其输出

可能不真实、不稳定、不严谨，甚至不合伦理，这也

带来了智能技术治理问题，对教育而言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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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干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将提

供越来越强大的决策智能支持。例如，智能教学产

品可以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和结果的分析给出教

学干预方案，但教师不能简单依赖智能技术进行决

策，必须发挥人类的经验和智慧，监督和评判智能

技术的决策。

——价值观对齐。大语言模型的性能受其预

训练语料库影响，其内在的价值观和潜在的价值倾

向可能给教育带来风险。对此，教师要发挥“价值

观对齐”的作用，监督、评估、校对和修正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齐人

类普适性价值观，如是否符合基本伦理道德等；对

齐群体性价值观，如是否符合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

等；对齐领域性价值观，如从学科视角和教育学视

角判断是否恰当等。

3）结构性创新。大语言模型极大地提升了人

工智能理解、生成和控制信息与内容的能力（矣晓

沅等，2023），但智能技术尚难以在结构性创新上替

代人类。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和教师发展起着关

键作用的结构性创新，如教学模式创新、教研模式

创新、研修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等，仍需教师

主导和引领。 

（三）大系统观：对“如何成为”的评论与反思

如何发展教师的大能力，帮助教师成为合格的

智能时代新型教师？目前有很多探索，多数探索仍

然是“盲人摸象”。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人工智能

时代的教师专业发展，要以大系统观发展教师的大

视野、大思维和大能力。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强化顶层设计。这包括以发展教师的大视

野、大思维、大能力为目标，采用生成式教学策略，

以理论与实践双向融合的大闭环为实践范式与进

路，从“生—师—校—区”一体化发展的视角进行

系统性顶层设计，撬动教师教学模式、教研模式、

研修模式、培训模式、管理模式的一体化创新。

2）强化过程支持。目前大多数教师专业发展

项目重设计轻过程，重管理轻支持；关注非学术性

支持，忽视学术性支持（郭婉瑢等，2021）。学习过

程支持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投入度、满意度的关

键要素，能有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开展（Bragg et
al.，2021）。

3）强化模式提炼。智能时代的教师发展不仅

要积极探索创新实践，更要及时、有意识地将实践

探索系统化、规范化，提炼为特定的模式，形成一

套可持续、可推广的做法。这个过程也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的过程。

4）强化数据要素。“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

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特征。当前的教师专业发

展要向“探索大模型、用好大数据”方向努力。

总体来看，目前实践对大数据的应用仍然不足，特

别是系统性的设计欠缺。本文建议未来应强化大

数据的应用，以支持教师教学、教师教研、教师研

训、教师管理等场景下基于大数据的循证决策与

循证改进。 

六、结语

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素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

文从广义的视角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专业

发展，这是因为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和教师

的冲击与挑战，仅在教师研修与培训、实施方法等

局部环节上发力是难以突破的。从根本上应对变

革和困境，需要建立大系统观，从智能时代教育生

态的视角看待教师专业发展，先解决教师的认识

问题，再影响教师的“行动” ，最后帮助教师

“成为”。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内涵

是在教师“如何理解”“如何行动”“如何成为”

三方面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提供有效支持。本

文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分别提出理解框架、

行动框架和设计框架。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专业

发展，关键是要以大系统观的顶层设计，发展教师

的大视野、大思维和大能力，为新质生产力的人才

培养建设创新型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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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centered on
providing effective support for "how to understand", "how to act", and "how to be" a teacher.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understanding  framework  of  teachers'  responsibilities  and  competence, an  action
framework of  teachers'  roles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a design framework of  teachers'  development
paths.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at  the  key  to  "how  to  understand"  i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saved  personal  space"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eachers
engage  in.  The  key  to  "how  to  act"  is  to  play  the  role  of  "human  in  the  loop"  in  moral  education,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structural innovation, and the key to "how to be" is to establish the teacher’
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a big system view to develop teachers'
big  vision, deep  thinking, and  holistic  competence.  The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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